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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
风采

对佛多妈妈最初的记忆，是父亲讲给我听的。这个满族的
女神，在我的印象中，就是一片柳叶的形状，上面画成女性的
面容。近日读富育光编著的《图像中国满族风俗叙录》，其中有
一节谈到“植物神偶”，从中看到的佛多妈妈，和我的想象截然
相反，没有一点柳叶的影子，是一个女人的形象。盘腿坐着的
佛多妈妈赤祼身体，腰间围一条草裙，双手托起乳房。这对巨
大的乳房凸显胸前，饱满富有弹性，而且乳头硕大。乳房丰富
的乳汁，养育一代代人，延续民族的血脉。

窗外又在下一场大雨，远方的山隐藏在雨雾中，看不到一
点山的影子。我注视佛多妈妈，她和树木中的柳树联系在一
起。神话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寄托。在
山川里，演绎着四季的变化，每一块岩石、每一棵树、每一条溪
水，都体现着神的灵魂。

满族是依靠渔猎发展起来的民族，它与自然有着亲密的
联系。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体现自然的遗痕，通过“柳”这个
文化源头，可以去复原它的宗教情景。这种神祭，来源于他们
对天地的崇拜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佛多妈妈不是单纯的求
子求福的仪式，它的每一个细胞中，饱含民族的文化精神基因
的遗传和延续。《图像中国满族风俗叙录》中写到：

相传，阿布卡赫赫与恶魔耶鲁里鏖战时，善神们死得太多
了，阿布卡赫赫只好往天上飞去，耶鲁里紧追不放，一爪子把
她的下胯抓住，抓下来的是把披身柳叶，柳叶飘落在地上，生
育出人类万物。

这一神话，回答了满族人为什么“敬柳”的因由所在……
柳在远古时期是女阴的象征，因此柳祭中常讲柳生人类和万
物的神话。满族的萨满祭礼中，多供奉“佛多妈妈”，其原始形
象是柳，其身份是“柳始赶母”……相当于汉族的子孙娘娘。

这让我想到父亲对我所讲的。他说，一提到佛多妈妈，就
会想到柳叶。从历史记载看，满族有敬柳、娱柳等习俗，柳
在满族先人的观念中非常重要。传说，满族先人起兵时所祭

的神树，都是千年古柳。可以说，柳是满族的神树，它渗入
到人们的日常生活里。比如，穆昆达 （满语，“首领”之
意） 在祖祠堂前用柳枝惩罚触犯族规的人；少年习射用到的
箭杆必须用柳枝来制作；女真姑娘出嫁，拿出柳叶嫩茶，接
待四方宾朋的到来。

2014年4月，我在准备“东北田野调查计划”，第一个想见
的就是关云德，此前看过他很多写满族风俗的文章，也读过他
创作的多幅剪纸。我通过长春的朋友联系上了关云德，一位朋
友还快递过来一本《九台文史资料》第七辑，其中关云德的专
辑里有一篇《祭祀佛多妈妈》。

我曾经调动想象力，描绘过佛多妈妈的神像，当我看到
时，它和我的想象截然不同。父亲说的佛多妈妈，比现实中的
更美，有浪漫的色彩。我搜寻记忆中读过的资料，让它们帮我
修复这个伟大的神，关云德在《祭祀佛多妈妈》一文中写道：

祭祀“佛多妈妈”的供品是水团子，即农家自种的红粘
谷……院中柳枝叉上也放些水团子或椴树叶饽饽，柳枝上还
要挂些白纸、彩绸、白布条。祭祀佛多妈妈结束以后。要恭敬地
把柳枝全请进屋，放在锅台的东南角，在立柱脚旁边，不能乱
动。以前换的柳枝请出去，扔在河边烧掉，或扔江里冲走。

满族各姓氏普遍奉祭的始母神，当推“佛多妈妈”……不
论在民间还是在清宫堂子祭中，都将这位女神奉为祈福得子

的女神，原居东海的库雅拉氏满族，专有妈妈祭礼，尊称为“东
海肃慎女主”，满族石姓萨满跳家神中，萨满神词写道：“恳求
石姓始母，力古神灵通大。”将佛多妈妈直呼为本姓始母。

实际上，佛多妈妈不仅是神，也是满族文化的历史，循着
她的踪迹，可以追寻到一个民族的发展历程。

2014年6月，我来到九台其塔木的腰哈什蚂屯，走进关云
德的民俗博物馆，看到很多满族具物。这些宝贵的财富，在民
间流传下来，保存至今，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关云德有着东北的豪放性格，对人热情，他邀请我们去看
祖祠堂。那天本是晴朗的天，突然下起小雨。我们冒着雨步行，
从路口走向屯子里去。雨的细丝淋在身上，让我想到在博物馆
看到的椴树皮蓑衣。它孤独地挂在墙上，无法再感受雨水的抚
摸。在关云德指引下，我们走进屯子，来到他们家族的祖祠堂。
南面有一铺大炕，西墙的祖宗板上挂着一个黄口袋。关云德对
我说，这是佛多妈妈口袋——盛子孙绳的布袋。这个不大的黄
口袋，让我止住脚步，目光不肯离开一下。

满族是从山里走出来的民族，以氏族部落群居。宗亲的血
脉，似一棵大树，盘根错节。子孙绳被称为“无字家谱”，族长穆
昆达通过它掌握着本族的全部情况。满族人每年都要换一次
索绳，“索线是从 9家要来的青、蓝、白 3种棉线，约 l米多长。3
种线捻成一条绳，搭在脖子上，打个交叉结就行，不系扣，这就

代表祭祀索或索线”。换索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很重要，这是古
老的仪式，要在跳家神的第二天举行。

换索那天，砍来一棵新柳枝，朝向东南方向，立在院中。阳
光从天空撒落，投出神性的光芒，新柳散发的清香，在空气中
弥漫，它和阳光融化一起。穆昆达向天空眺望一阵，然后走向
装有清水的盆，双手伸进水里。当手在触摸水的一瞬间，古老
的仪式正式举行。清净的双手虔诚地请下子孙口袋，解开收
口。“无字家谱”在阳光下呈现，一个家族的密码，排列成厚重
的史书，发出的讯息接通现实的血脉。那一刻的神圣，在人们
的记忆中扎下了根。

穆昆达取出“子孙绳”，在家族人面前，将“子孙绳”一头连
在西炕的神板下方，另一端引拉出来，牵到伸至院中的柳枝
上。“绳”是延续的带子，永无止境地延长。一个家族的血脉，也
是一根没有限度的长绳。绳被赋予生命的意义，具有神圣的灵
魂。家族中未结婚的男女，还有怀中抱小孩的妇女，都要跪在
案桌前叩拜。萨满的身上，显现神灵的光，用蘸水的柳枝，将水
珠洒在孩子的头上。捧起香碟，举在每个孩子面前熏燎一下，
驱除身体中的邪魔，从子孙绳上取下五彩线，套在每一个孩子
的脖子上，也可拴在手腕上。

摆上供品祭祀祖先，扎着腰铃的萨满，打着手中的太平
鼓，面对太阳，唱起古老的神词，歌唱先人。鼓声和腰铃，唤起
远古的记忆。此时的柳是神灵。换索，喻示着满族人希望自己
的子孙如同柳树一样繁衍。祈请佛多妈妈的神灵，希望后辈子
孙无灾无难。众族人跪在子孙前，燃起香烛，跪拜磕头，随后到
院子中，向柳枝再一次跪拜。

我面对佛多妈妈，似乎听到遥远的神鼓声和萨满舞动的
腰铃声，一阵阵地传来。

关云德家的太平鼓，有着400多年的历史。我摩挲鼓面，指
尖轻轻地敲打，发出的咚咚声，像是神音，一代代人走来，又走
向远方。

触摸佛多妈妈的口袋
□高维生（满族）

“过去的怒江，全州没有一寸公路，没有一座桥梁，过江靠溜索，交

通靠马帮。今天，全州公路通车里程5000多公里，每个行政村都通了

公路，书写了怒江‘深山绝壁通天路、历尽艰辛架飞虹’的交通建设壮

举。”在近日举办的“中国梦怒江情·怒江州傈僳族自治州成立60周年

成就展”上，怒江州州长感言，怒江州60年来的辉煌成就，精彩浓缩了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从落后到进步、从贫穷到富裕、从封闭到开放的沧

桑巨变。

怒江是全国惟一的傈僳族自治州，居住着傈僳、怒、独龙、普米等

22个民族，总人口54万，其中少数民族占93%。怒江州地处滇西北中

缅边境，国境线449.467公里。此次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的以“中国

梦·怒江情”为主题的展会，全面反映了怒江建州60年以来在经济发

展、民族文化保护等6个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体现了怒江各族

人民和睦相处、共同奋进的精神风貌。

怒江是全球生物资源最丰富和保护最好的地区之一。这里有中草

药356种，花卉140多种，野生动物747种，高等植物3000多种，被誉为

“生物物种基因库”、“动植物王国上的明珠”。怒江拥有世界级的水能

资源。境内怒江、澜沧江、独龙江干流和183条河流，水资源总量956亿

立方米。更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傈僳族文

化、怒族文化、独龙族文化、普米族文化发祥荟萃于这里。在此次展览

中，傈僳族、独龙族等民族的“非遗”传承人现场向观众展示了传统织

布、纺织和民族歌舞表演等。

从原始社会末期的刀耕火种到今天，怒江已经实现了跨越千年的

发展。各民族文化事业欣欣向荣。全州有艺术表演团队5个，艺术研究

所1个，文化馆5个，公共图书馆5个，乡级文化站29个。普米族舞蹈

《母亲河》获得“荷花奖”银奖，傈僳族舞蹈《傈僳人》、怒族剧目《啊！阿

怒》、独龙族剧目《独龙江·独龙人》获得国家级、省级多项大奖。电影

《索道医生》获第十三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电影《走路上学》获“华

表奖”和“金鸡奖”。电视纪录片《最后的马帮》获“骏马奖”一等奖。纪录

片《德拉姆》、电影《碧罗雪山》也获得了国内外大奖。 (民 文)

怒江州：

60年的沧桑巨变

独龙江吊桥

怒族村寨 上刀杆

石门关石刻

修面文化活化石白族勒墨人节庆“祖佳旺”唱摆时的傈僳族群众剽牛

怒江第一湾


